
五月 抒 怀
宝鸡 化工 机 械 厂　王 瑞 林

荒凉 的 原 野 ，
已被绿 色 的 春 芽 覆 盖 。
严冬 的 恶 梦 ，
早被 埋 进 深 翻 的 土 壤 。

春潮 融 着 奔 腾 的 江 河 ，
在共 和 国 版 图 上 滚 动 、回 荡 。

五月 ，多 么 富 有 诗 意 的 油 画 ，
墨绿 、湛 蓝 、桔 红 、鹅 黄 。
五月 ，多 么 秀 丽 迷 人 的 季 节 ，
风和 、日 丽 、蝶 舞 、蜂 唱 。
万物 编 织 美 好 的 幢 憬 和 向 往 ，
劳动 者 开 拓 着 属 于 自 己 的 未 来 。

五月 ，给 无 垠 的 大 漠 ，
雕塑 敦 厚 丰 满 的 群 像 。
为祖 国 还 不 富 有 的 人 民 ，
酿造 甘 甜 香 醇 的 酒 浆 。
替人 类 最 壮 丽 的 事 业 ，
孕育 即 待 成 熟 的 希 望 。

五月 ，我 放 喉歌 唱 ，
全世 界 劳 动 者 织 成 的 彩 练 ，
把宇 宙 装 扮 得 富 丽 辉 煌 。
五月 ，载 着 十 亿 中 华 ，
走向 金 秋 累 累 的 收 获 ，
走向 二〇〇〇年 幸 福 的 “小 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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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头 设 计　郝国 安

路石（小小说）
西北 国 棉 四 厂　杨 大 发

我刚 放下
话简 ，路石就
来到 我 的办 公
室，象 往常一
样，默默地坐
在我 的对面 ，用 一 双讯 问 的眼
睛望 着我 。

“ 老路，你 今 年 四 十 几
了？”我 问 。

他稍一愣怔 ，答到：“五
十岁 另 三个月。”

什么？！老路已经年 过半百
了！我不 无惊愕 地端 详着 他 。
好久没 有这样端 详过 他 了。果
然，他的额 上刻下 了三道非常
刺目 的皱纹 ，他 的两 鬓 已 经萌
生了 白 发 ，那一 双炯炯 有神 的
眼睛，也 似 乎 有些 昏 暗 了 。

可是 ，在这 以 前 ，我 总觉
得他还年 轻。他 那矫 健 轻 盈 的
步履 ，铿锵 有 力 的 谈叶 ，清 秀
刚劲 的 字迹，一 直 给 我 以 假
象。我从 来 没 有 把 “老”字 同
他联 系 在一 起 。

可是 ，他 已 经年过吧 半 百 ！
“ 你 的 出 生年 月 ？”我 问 。

“ 一 九三三年 ，农 历 七 月
二十 五 ，阳 历 九 月 十五。”他
回答得简 炼 、精 确 ，这 是 他 多
年来 的 习 惯 。

我长 吁 了一 口气，心 情十
分复杂 ，是遗憾 、歉疚 ，还 有
几分 怜恤 。

他当 我 的秘 书 已 经二十 多
年了 。他 精 明 、干 练，又十 分
尽职尽责。他处理 日 常事务果
断、利落 ，对生产情 况 了如 指
掌，对经营 管 理十 分 在行，特
别是 他起草 的 总结 、报告 和 各

种文字材料 ，
内容充实 ，笔
墨酣畅 ，结 构
严谨，观点 明
确。

几年来 ，党 委 曾 议论过 他
的工 作，打算 把他提拔到领导
岗位 上来 。只是 因 为 “找不 到
合适 的秘 书 ”而被 搁 置 下 来
了。可是 ，我 心里 明 白 ：路石是
一个 在实践 中 成长起来 的，不
可多 得的人才 。我打定主意 ：一
旦我离开厂 长 的 岗 位 ，就 推荐
他来 接 任。一次 ，在 闲 谈中 ，
我向 他透露 了 自 己 的心思。他
平静地一笑 ，说：“厂长，我能
当一 块 铺 路的 石 子就行 了。”

这当 然是 他的谦虚 ，而 谦
虚是 一 种美德。但 我不 能 因 为
他自 己 谦虚 就改变初衷 。

如今 ，五十 岁 成 为 一道不
可逾 越 的 界 限 ，是 我把他给耽
误了。我离开座椅 ，在办 公室
踱来 踱 去 ，懊悔 而又 焦 虑。我
停在 他 的 身 后 ，怯 生生地说 ：

“ 老路 ，你 出 生年 月 会不 会弄
错？”

他扭过头来 ，用 一 种陌 生
的眼 光 看 着 我，说：“一 个
人出 生只 有一 次 ，怎 么 会 弄
错？”

“ 那就 要 离休 了。想推荐
你接班 ，可这 年龄……你 能不
能把出 生年 月 往 后 推推？”

“ 那怎 么行？”他 站 了 起
来，语 气斩 钉 截铁：“我宁 可给
年轻 的 同 志 当 铺 路石 子，决不
能用 这 种办 法谋 求职位 ！”不 等
我再 说什么 ，他便 起 身 走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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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
西安 杜 心 元

五月 象 个 邮 筒 ，
人人都 投 进 火 热 的 希 冀——
那是 心血 书 写 的 诗 行 ，
还有 汗 水 挥 洒 的誓 词 ……

不要 答 复 ，也 不 等 待 ，
智慧 和 信 念 自 会 去 索 取——
索取 秋 天 的 成 熟 ，
和成 熟 后 的 甜 蜜 ……

浅议“男 儿 泪 ”

一观 影 杂 谈
省建 七公 司　弓 弦

“ 四 人帮 ”统 治
文坛 时 期 ，那 叫 做

“ 英雄人物 ”的 ，是不
准流泪 的 ，因 为 会有
损“英雄”形 象 。可
能是 “矫 枉过正”之
故吧 ，当 前 某 些 国 产
故事片 却动辄一 把鼻
涕一 把泪 ，好 像 害 了

眼病。更 有甚 者 ，连 男 角 也
如此。还 有 ，这 些 泪 眼汪汪 的
男角 们 又长 得颇 似奶油 小生 ，
满身脂 粉 气，不 独笔者 ，众 多
的观众 也颇 觉 不舒服 ，大 家 只
好望 银 幕而兴 叹 了 ：难怪 他 们
能当 “演 员 ”，说 哭便哭 ，说 流
泪便 流 泪 ，生 活 中 的 人可真 难
做到这一点 呀 ！

其实 ，凡 是 人都 有 感 情 ，

都有泪 腺 ，流 泪 也 是人 之 常
情。可是对于 与 把哭 当 成家 常
便饭的 孩童不 同 的成年男 子 ，
特别是英雄 好汉 ，是 眼 泪 胡
乱流 淌 ，是 “不 轻 弹”，还
是别的 什么 就很有讲 究 了 。通
常女人家 流 眼泪 不足为 怪 ，有
些女 性还 把这 当 成 一 种 工 具
呢；可是一 个男 人随便 流 泪 其
实是 件 十 分 丢人的 事。即 使是
情绪 波动到 了 顶点，也并非 只
有流 泪 这一种表 达方式。日 本
故事片 《远 山 的 呼 唤 》中 有这
样一 个 细节：男主 角 田 岛 耕作
坐上火 车 去 服刑，这 时爱 上 他
的民 子 委 婉地 向 他 表 示 ，不管
怎样 ，一 定等 着 他 回 来。耕作
很感 动，该 怎样 表 现 这 个 冷
峻、刚 毅 、深 沉 的 硬 汉 形 象

呢？扮 演 耕作 的高仓
健是这样表 演的：他
慢慢背转 身 去，凝视
着车 窗外的北海 道风
光，肩 膀 隐 隐有 些抽
动，他摸 出 手绢 ，堵 紧
了嘴 ，象 咳嗽一样 哽
咽着 ，然 后 迅 速抑 制
住了 ，眼睛仅仅有些 湿 润 。在
此之前 ，他从未 落 泪 ，仅仅这
一“湿 润”，就 说 明 民 子 的
感情让这 条硬汉 子都 感动 了 ，
他们 的爱情才更显得更珍贵 感
人，观众 也不 得不 佩服这个钢
铁一样坚 强的 男 子汉 ！仅此一
例便可 说 明 男 子汉 在感 情 动荡
得难 以 自 持 时，外在反映 也应
是因 人而异 的 ，或眼 泪 往肚里
流，或面无 表 情……也说 明 了
在电 影 艺术 中 ，男 角 的 眼泪 怎
样才 能流 得 精彩感人 、有 价值 ！
笔者 以 为 ，要扮 演 好 正 而 角
色中 的 男 角 ，只 有真 正 对角 色
揣摩 透 彻 ，荡 尽脂 粉 气 ，而 在

气度 外形 上都是 条男 子汉 ，
浑身 散发 出 具 有男 性美 的 阳
刚之气，这样的 话，即 使 流
泪，也犹 如 金石 ，落 地 有
声，才 能激起观众的 感情共
鸣。近年来影 坛上 出现 了一
些硬汉形象 的 演员 ，如 祝延
平、许还 山 、赵 尔 康 等 ，只
是太 少 了 。

当然 笔者 决无意反对男
角流 沮 ，只 想说 明：“男儿
有泪 不 轻弹”，
即使非 流 泪 不
可，也要 流 得
真实 些 、含 蓄
些、艺术 些 。 秦岭 月 河 梁　（国 画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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